
珠还传奇

第七章

开春。海啸过后的蛋屋村，四周丘阜陵夷，敞衍的村址，欹斜的竹树、箫箫

平芜，新结的草庐、家家船网，户户鸡猪。一片新生的气象。

一个暖和暖和的夜晚。金俊家。当门一株微绽叶芽的荔枝树上，高悬着一颗

夜光宝珠：李子般大、银光灿然，村子内外，林木见影、如初日所照。珠民男男

女女环坐门前，趁着明朗的珠光，在剖珠螺，在修船在挑选珠子，有些妇女在绩

麻、缝衣，在补渔网、搓绳，还有编织箩筐的，营造家具的……大家有说有笑。

媚川姐妹在树下舞剑，剑声飕飕，闪闪交辉寒光中，一对矫捷的身躯，恍若

惊鸿忽上忽下，忽疾忽徐地旋转腾跃。

金俊蹲在大石墩旁磨着铁叉。

一旁响起低沉的歌声：

搜求明珠饰新宫。

阉贼入海无影踪。

珠光不为新宫亮，

只与珠人结良朋。

夜阑。初春的月牙儿，高嵌天空。媚川收了双剑，独自徘徊海滩上，低首沉

吟，时而凝望烟笼雾锁的海面：“海生哥，你在哪儿啊！”她怀念海啸那天失踪的

情人海生。望着望着，眼泪夺眶而下，她轻轻地咏唱起来：

真珠皎洁因性成，

良人深谊殊无伦。

好花经冬寒不改，

夜夜荒滩盼到明。

媚川咏罢长叹：“海生啊，你到底下落如何呵！”这时媚澜朝海滩走来，走到



媚川身边：“姐，又想海生哥了。”媚川仍然一语不发，依然望着大海。媚澜：“姐，

又想海哥了……”媚澜上前搂着姐姐：“姐，爷唤你呢……”媚川用手抚摩着妹

妹的头发，泪珠一点一点的滴了下来。此时媚川浮想联翩：

去年的七夕夜，在村东的一株大荔枝树下，她和海生挨肩儿面大海而坐。横

无际涯的大海明静如镜、新月在天，点点繁星、松篁成韵，微澜波声。海生笑指

长空顾媚川：

“誓愿生生世世呵，

你是月儿我是星；

媚川笑指大海顾海生：

“或者你是沧浪水，

我作鱼儿常相亲！”

一个鸿雁从媚川前面的榄树丛中惊飞起来，扑扑地振翮远去。打断媚川的回

忆。媚川禁不住长叹一声、泪珠夺眶而下。媚澜：“姐，夜已深了，我们回去吧！”

媚川扶着妹妹，慢慢向村里走去。媚澜：“叫你不要自己出来，你偏偏瞒着我，

这些天来你把这片沙滩地都踩低了。”媚川只是苦笑。

夜已很深了，观升从人丛中站起身，放下手中活计，走近金俊，悄悄地问：

“大伯，我们起事定在什么时候？”

金俊压低嗓子：“情势这样紧逼，本来是越快越好，可是想等海生回来，人

手充实些。今儿正是初七‘人日’，权且定在元宵夜，你道如何？”

观升点头表示同意：“明天一早我到英罗寨去跟张武大哥联系一下，看看海

生的伤好了没有！”说完又拔出一把快刀递与金俊：“你看这一把顶不顶用？”金

俊接过刀，摩娑了一下刀刃。“很好！”

天色微明，观升划着竹筏，带上捕鱼工具，佯装出海捕鱼，向英罗港方向划

去，正值西南风起，观升挂起布帆，将近中午便到乌坭岛海面。岛上义军哨兵看



见有竹筏朝乌坭岛驶来，岛上义军便划着快艇前去盘查。观升一见快艇驶近竹筏

便说：“兄弟，我是蛋屋村的，有要事见张武大哥！”义军点点头：“走吧！”义军

便引着观升将竹筏划到英罗寨码头。码头上的哨兵认识观升：“观升兄弟，你来

啦！”

观升：“有事见张武大哥！’说罢便跟着哨兵走了几个转弯的山路，便到了英

罗大寨。观升跟哨兵进了大门直奔大厅。此时张武正在和几个头目在大厅议事，

见观升到来，便迎上去拉着观升的手：“观升老弟，你来探海生吧，请放心，海

生好多啦！”观升：“金大伯托我问候张大哥和各位兄弟！还有事和大哥商量。”

一义军头目拉着观升的手：“看海生兄弟去！”张武等人和观升走出后堂来到

张武宿舍。此时海生正在睡觉，观升一见海生便急忙叫了起来：“海生哥！”。正

在酣睡的海生听到熟悉的声音，一骨碌的跳起来：“观升老弟！”

观升：“身体没什么吧！”

海生：“好多啦！全仗张武大哥及各兄弟。”

张武他们围坐在一起，一面喝茶，一面谈笑着。观升：“那天在海面上一个

浪涛把你冲到那啦！”

海生：“海浪把我冲到张武大哥这儿来了。”接着海生便叙述着那天情景：那

天海生在海底头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正当海生浮出海面时，一个浪涛便把他冲

到了乌坭岛、在乌坭岛海滩被英罗寨兄弟救了回来，张武大哥又为海生取回草药

治疗，伤全部好了。“老弟，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观升噙着泪水紧握海生

的手：“官府把我们蛋民害苦啦！”

张武义愤填膺地说：“狗娘养的赃官，我们要给点厉害他们看了。”

观升握着张武的手：“多得大哥关照。”

一个义军头目：“都是一个苦根子的……”

海生：“我前几天打算回去的，可大哥横竖不肯，非要我完全康复不可。”



海生：“家里有什么情况？”

观升：“暂时没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狗官是不让我们安生的。金老

伯让我来接你回家商量大事。我们商量定后，然后与张武大哥联系。”

张武：“好吧，你们回去商量定后，再与我们联系，与这些狗官大干一场。”

午夜，潮涨时正值东南风起，海生和观升乘着竹筏，顺风顺水几个时辰便回

到了蛋屋村。海生和观升回到蛋屋村时正是天刚拂晓。

邓母见儿子回来了，悲喜交集，抚摩着儿子：“你回来就好了，盼得我好苦

哇！”

几个邻居的龙钟老者听得海生回来了，都推门进来看。“你回来了，真是谢

天谢地啦！”

一个老者：“这么多天，你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叫我们盼死啦！”

观升：“大哥这么多天都在英罗寨养伤呢！”

海生滔滔不绝诉说在英罗港遇救和养伤情况：“那天海啸时，我弄死一个带

兵总甲之后，因力气不继，被海浪冲到英罗港外，多亏英罗寨的弟兄把我救了起

来……”

“英罗寨的‘强人’？”

是啊，就是去年里我们杀倭贼时遇上的那一伙，他们那里真是贫富均等，人

马精壮，官府碰也不敢碰过……”

邓母关心地：“媚川天天都盼着你呢！你快点去看她吧！”就在这时苏观升带

着金俊大伯和媚川姐妹及几个珠民涌进了海生家。

金俊：“伯母，这次不用愁心了吧！”

邓母：“阿川比我还愁心吧！”

媚川听到邓母这么说脸儿绯红起来，不好意思的闪在媚澜身后。媚澜拉着姐

姐的手往海生身边送：“嗬，还害羞、海滩都踏结实啦！”



金俊严肃地：“海生，回来就好了，这回多亏张武大哥他们啦！”

海生：“多亏张武大哥他们。”一忽，对金俊大伯：“张武大哥说了，我们的

事商量定后，再与他们联系。”

金俊：“我们的事今晚子时商量。”

自从海啸灾害过后，谭纪没有取到一点珍珠，眼看解珠期限逼近，他坐卧不

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廉州府署后堂蹙然地踱来踱去。旁边坐着的知

府、知县等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谭纪大声地斥责知府等人：“没有珍珠交内府，你们脱不了干系，先将你们

枭首示众，诛你等九族……”

这时，一骑快马在府衙大门停了下来。骑马的差官纵身下马，将马缰缚在衙

门侧边的马柱上，然后走向站在门口的差役：“圣旨到！”。差役一见来者身着校

尉服的差官，便知道来者是京城来的，便引他走进大堂。大堂正中处的上方高挂

‘爱民如子’的大匾。差役将差官引到大堂便道：“请稍等，我进内禀报知府。”

便转身向后堂走去。

差役走到后堂门口向内大喊：“大人，圣旨到啦！”谭纪等人一听‘圣旨到，

惊惶失措起来，便急命知府：“接旨。”

谭纪、知府、知县、兵备等人急奔大堂。其实论官阶谭纪现在是采珠大臣的

三品官，比校尉差官还高两品，可是差官现在皇命在身，手中又有‘圣旨’，就

是一二品官都要跪拜，何况谭纪只是三品官呢，他当然要向差官跪拜接旨了。这

时，谭纪、知府、知县、兵备等俯拜于地。差官便从一长圆形的牛皮文书筒里，

取出用锦缎套的卷轴来，解开缚在锦套外面的丝带，从里面取出一轴卷起的黄绫，

这便是‘圣旨’了。这份‘圣旨，是用恭楷缮誊在浅绯色宣纸上，然后表贴到黄

绫上的。差官高捧圣旨宣读。“……而你谭纪糜饷动众，久旷时日，迄无颗粒纳

交内府，负朕忒甚，……今复假你一月之限，务须将采到宝珠从速解京，倘再玩



忽，定律大法，钦此。”圣旨宣读完毕，谭纪等叩头谢恩。

知府便命知县安顿差官在驿馆安歇去了。谭纪和知府等听完圣旨之后便失魂

落魄似的，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在后堂急得团团转。“完啦，都完啦！”

知府：“慢慢想法子吧！”

忽然千户在一旁叫了起来：“有办法啦，千岁！”

谭纪眼珠一亮，急忙问千户：“什么办法？”

田治：“白龙蛋屋村有一颗明耀绝世的夜光珠，是金、邓几家共有的宝物，

只要想办法把它弄来，就可以达成皇命啦！”

知府：“哦，是啊！”

谭纪：“夜光珠，真的？”

田治：“是，它光芒照乘，而且能辟风雨、御水火、避刀兵、移垢污、散尘

雾、疗目疾，调寒暑，醒脑益智，确是稀世之宝啊！”说着他凑近谭纪耳语了一

下。

“妙，妙，妙啊！”谭纪翘起大拇指头，歪着头笑了。

蛋屋的村口广场上。一大群珠民闹闹嚷嚷的围着百户。

百户：“大家到海滩认尸去吧！”

珠民们顿时紧张了起来。自从海啸发生以后，单是蛋屋村便有十多人失踪，

村里曾派几艘船在海面搜寻，可一点踪迹都没有。现在听百户说海滩有尸体，珠

民们都紧张起来。观升推开人群问：“尸体在那儿？”

百户：“沙虫坪！我亲眼看到的，那儿沙滩上有八具尸体。”

从蛋屋到沙虫坪，约有八里之遥，是盛产沙虫的地方，村上妇女经常在那儿

挖沙虫。可是沙虫坪横直有几里宽，岸边岩石嶙峋。

观升：“尸体在沙虫坪那个位置？”

百户诡秘地自告奋勇：“走，我带你们去！”海生和观升信以为真：“走，看



看去！”

媚川：“去啊！”

珠民们跟着百户急急向沙虫坪走去。

辽阔的沙虫坪，一望无垠，遥接海浪。一具尸体也没有。珠民们惶惑四顾。

百户佯作惊诧的样子，四处张望：“咦，怪极了！我是亲眼看见的。”

观升质问地：“到底在那儿？”

百户：“刚才就在这里。”

媚川：“怎么不见啦？”

百户：“也许是巨浪卷走了！”

然而，千户与谭纪和知府早有谋划。正当百户将蛋屋村民骗到沙虫坪时。千

户乘蛋屋村空虚之际，带一标人马奔袭而来。千户带领士兵在金俊家翻箱倒柜，

刨地拆墙……

“夜光珠藏哪里去了？”千户大声喝问金俊。

金俊镇静地：“哪有什么夜光珠来！”

千户：“御旨求珠，还敢顽抗、你这老王八！”狠狠地打了金俊一个耳光。

这时，金俊的怒气就象喷泉一样地直涌出来。“狗贼欺人忒甚！”他大骂一声，

就狠狠地一拳把千户打翻在地上，千户的佩剑也被摔得老远。

千户爬起来，恼羞成怒，接过一个士兵的腰刀，就向金俊冲去。

这时，两个士兵在金俊家的水缸底刨出了一个木盒，他们将盒打开一看，夜

光珠光芒四射，他们迅速将木盒包好，一面喊着走到千户跟前：“找到啦……”

千户马上撇开金俊，接过士兵的木匣子，打开来，珠光闪闪，果是夜光珠！”

千户抢到了夜光珠，赶紧带着士兵向村外逃去。

金俊见宝珠被千户抢走，他手执钢叉，向千户掷去：“狗贼，别想逃走。”可

是金俊的钢叉掷偏了，一个士兵成了替死鬼。



媚澜挥着宝剑力战众士兵，但终因众寡悬殊，她且战且退，摆脱众士兵的围

攻，奔向沙虫坪报讯。

被百户骗到沙虫坪的珠民，找不到死者尸体怒火冲天。这时媚澜气急败坏地

奔到沙虫坪：“不好啦……宝珠给千户抢去啦！”观升抢到百户跟前，一把揪住百

户胸襟：“狗贼，搞什么鬼来？”

百户吓得目瞪口呆。

“我们上当啦！”

“宰了他！”

观升双手将百户倒提起来，向一块岩石猛然一摔、百户头崩额裂，不能动弹

了。

观升走上去，又一脚踩在百户的胸口上。海生对大伙喊：“我们被坑害得够

了！乡亲们，而今我们的境遇，就像刀锋加在我们的颈项，矛头逼住我们的咽喉，

不能再等待了！今天要报仇啦！乡亲们，我们要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大家去杀

死这些狗官兵、再打衙门去，痛痛快快干一场！”

“对！我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观升激愤地应声。

“不管水里火里，我们一定跟着你走！”

几十个珠民手拿钢叉、铁尺、大刀、木棍和扁担铁锹、锄头等截住千户及士

兵厮杀。

千户等力不能支、且战且退。这时指挥使领着大队官兵从白龙城赶来增援。

于是增援官兵与干户的士兵汇合一起，向珠民猛烈反扑。

珠民们寡不敌众，便向村里退去。这时海生和观升率众珠民从沙虫坪赶了回

来，与村里珠民汇合一起又向官兵反扑过去。可是增援官兵越来越多，珠民们因

无救援，不能恋战下去了，缓缓向海滩退去。

指挥使指挥官兵一股劲掩杀过去。几个珠民被砍倒了。



海生手执木棍，与手执长剑的千户田治激战。观升手执大刀，与几个冲上来

的士兵激战，观升一个腾空挥刀砍倒了为首的士兵，几个士兵向观升围了上来，

观升左右挥刀，将几个士兵砍倒，他大声呼喊：“退到牛屎港去！”一支冷箭飞来，

把观升射倒了。几个珠民冲上去救观升，也都被射倒。

媚澜挥动钢刀奋力跟七八个官兵厮杀。官兵越来越多，她力尽倒地，被官兵

逮住了。媚川在一旁看见，便挥动双剑正要上前营救，可是势孤力弱，无法挽救。

最后，海生和媚川只好带着一部份珠民杀开一条血路向牛屎港撤去。此时，

村里的一部份珠民被官兵团团围住。结果，观升等 128 人被官兵牢牢缚住押往城

里去了。

廉州城南郊。媚川打份成一个青年书生，慢慢向大路旁边的一家酒肆走来。

进入店堂，媚川栋了个位坐下来。两个差役正在她邻座对饮：那个总旗模样的便

是从前海生周济过的渔民杨达。两人都喝得有点醉意了。

店小二端过茶水给媚川，问道：“相公要酒么？”

“不要酒，泡碗汤面。”

店小二向厨房里：“汤面一碗。”

店小二顷刻捧来一大碗汤面，放到媚川面前。

两个差役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姓杨的总旗对另一个差役说：“老哥，二月

十五解珠上京啦，我也要去了！”

差役：“到京城走走可不坏啊！老弟，真是你的造化！”

媚川在一旁听到“解珠”两字，便留神细听，脸上抑制不住紧张的神色。

少时，差役对总旗杨达说：“今天又砍了百几个啦！”

“天天都在杀，这样下去，人都杀光啦！”

“唉，上头只知道要珠，哪儿顾息人命？”

店小二在一旁插咀：“可不是，要珠就不要人啦！”



媚川听到官府又杀了百几个人，登时方寸乱了，她只好抑制着紧张心情，付

了银子，走出酒肆。向城西门走去。媚川老远便看到西门城墙下，围了一大群老

百姓。媚川急步走近城墙便看到观升、媚澜等 128 人的头颅悬挂在城头的十来根

木杆上。围观的老百姓，个个摇头叹息。

人群背后，媚川望向城上，看见自己的妹妹和乡亲们的惨状，顿时如万镞穿

心，痛楚已极：忽而她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住，就掼倒下来了。围看的群众见

有人晕倒下来，都喧嚷开来，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大嫂子把媚川搀扶起来。并将媚

川扶回自己的家。安置她躺在床上，这时大嫂子才发现媚川是乔装男子的女性。

大嫂子熬来羌汤灌给她喝了。媚川慢慢苏醒过来，见自己躺在一间陌生人的家里，

便挣扎地撑起身子：“嫂子，这是什么地方！”

大嫂子：“你刚才倒在西城门口，是我把你扶了回来！”

媚川：“谢谢你了，我得回家……”

大嫂子：“你身体没有好呢，大家都是穷苦人，明天我送你回家。”

媚川‘哇’的一声呜咽地哭了。大嫂子在一旁劝慰着：“别哭，有事慢慢商

量吧！”

大嫂子：“妹子，究竟怎么一回事？”

媚川痛苦地：“被杀的都是我的乡亲哪！”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大嫂子听

了媚川这么说，同情的眼泪也滴湿了衣襟：“事到如今，也无须难过，在这儿休

息一夜，明天我送你回家……”

媚川：“里面有我的妹妹啊！”媚川又一次哭昏了过去。大嫂子赶紧帮媚川按

摩，又灌了几口羌水，媚川才慢慢苏醒过来。

这时门外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媚川止住哭泣，顿时警觉了起来。大嫂子

一见媚川紧张起来便安慰她：“是我丈夫回家，不会有事。”大嫂子走出去开了门，

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号挂的青年，媚川一眼便认出他便是在城外喝酒的两个差役



中的一个。媚川顿时火冒三丈指着进来的青年大喝：“你们想干什么？”进来的

青年差官便是总旗杨达，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如堕五里雾中。他问妻子：“这

个姑娘……”大嫂子知道媚川误会便对媚川：“妹子，他是个老实人，不会伤害

你的……”

杨达和气地：“姑娘是那里人？”

媚川警惕地一言不发，大嫂子在一旁：“她是白龙蛋屋村的，也是一个受苦

人。”

杨达：“蛋屋村有一个叫海生，去年我曾得他周济，还没答谢他呢！”

媚川听到他说起海生周济过他，她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杨达知道媚川是为了

被杀害的 128 个乡亲而来，心里无限的痛苦：“大家都是苦命人，128 条生命啊！

顷刻便被狗官断送了。”

大嫂子：“那个女的便是她妹妹……”媚川想起妹妹被杀害，便又咽呜的哭

泣起来。大嫂子又上前安慰媚川：“别难过了，身子要紧，明天我送你回家。”她

说着便对杨达：“你去厨房弄点吃的吧！”

第二天，刚敲四鼓，大嫂子便护送媚川出城回蛋屋。太阳西斜时，便回到了

蛋屋。这时的蛋屋又是一片残破。村里的青壮年都逃到了牛屎港。村里现在只剩

下几个孤寡老头。媚川和大嫂子迅速走出蛋屋，向牛屎港走去。

牛屎港，背山临海，当中是密集的渔家，网桩相望，鸡犬相闻。港北面，林

木阴翳，东、西、南三面，都是延展得老远的榄坪，榄坪以下是沙滩，是间有纵

横的河汉，有高耸的墩堤：每一个路口、每一道河汉的扼要处，都有雄纠纠的荷

枪持刀、日夜轮守的珠民哨兵，他们在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掩袭。

夜色朦胧，媚川在大嫂子的陪伴下回到了牛屎港。媚川对乡亲们哭诉 128 位

乡亲被害死的惨状。众珠民悲痛欲绝，哭声回荡着港湾。

媚川：“唉，那天就总共杀害了我们 128 个人，……128 个人哪！”



海生悲愤地：“狗贪官，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一会，海生从腰间抽出寒光闪

闪的珠刀：“这笔血债越来越重了。”

珠民甲愤懑地对海生：“大哥，我们决不能象砧板上的肉任由人家宰割了。”

媚川拉着大嫂子的手：“前天我在西门看到乡亲的惨状便昏了过去，是这位

大嫂救我回家的。”

海生：“大嫂多亏你了！”

大嫂子：“大家都是穷人。”

媚川：“你还记得吗？那天赶白龙圩时一个青年渔民被百户殴打并被抢去了

鲈鱼的那个渔民青年，后来你不是将一些碎银给了他吗？”

海生思索一会：“记得，这青年姓杨是邻村人。”

媚川指着大嫂子：“大嫂是他的妻子啊！”

大嫂子：“嗬，原来是恩人，我丈夫经常和我说起这事呢！”

媚川：“她丈夫现在府里当差是一名总旗……”

海生警惕地：“噢！”

大嫂子不好意思地：“我丈夫是老实人，看不惯官府欺压百姓，他打算这次

解珠去京城回来，便将差事辞掉圆家捕鱼过日子……”

媚川：“他们十五日解珠上京，我们决不能让宝珠落到狗皇帝的手……”

海生思索了一会，然后对珠民甲：“阿强，明天我和你到英罗寨与张武大哥

详细商量此事。”

月近中天，媚川派两个珠民送走大嫂子之后，独自一人在沙滩上踱来踱去，

时而伫立，望着茫茫大海，她怀念爷爷和惨死的妹妹。一忽她把剑从鞘中拔出在

沙滩上来回飞舞。剑光飕飕，矫健的身段，恍若惊鸿，忽上忽下，忽疾忽徐旋转

腾跃。

此时，海生从榄坪中走出来，他看到媚川舞剑便立在一旁观看，没有惊动她。



媚川舞了一会便收住了，她将剑插入剑鞘，又面对大海长吁短叹起来。海生慢慢

走近她：“阿川，好剑法啊！又在想爷爷和阿澜了。”经海生的提起，媚川又伤心

起来，眼泪象断线珍珠似的掉下来。

媚川见海生走来，便叫了一声：“海生哥！”便又呜咽了起来。

海生：“往那边屋子里去吧！这儿风大，当心着凉呢。”

海生和媚川肩并肩离开沙滩，穿过了榄坪，向港中心的一排茅寮走去。这些

茅寮是临时搭建的蛋家棚，全部用竹搭成小楼，用茅草作瓦面，海水在高潮时也

没淹到楼面，海水退干时，就在竹梯上落。小艇和竹筏系在竹楼旁。涨潮时，以

小艇和竹筏作交通工具。

竹楼内，大群珠民围在一盏豆油灯下，一珠民擂着拳头：“我们的人被杀害，

夜光珠被抢去，这血海深仇万万不能隐忍下去！”

旁边的另一珠民紧接着：“赃官杀我们的父老兄妹，这就是摧毁我们的心肝，

残害我们的手足，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夜光珠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决不能让

眼睛给赃官剜掉去！”海生和媚川走上竹楼看到珠民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便接着

说：“对，血债要用血来还，可是专打硬仗对我们不利，他们二月十五日要解珠

啦，不如趁他们解珠到半路，出一支奇兵，把珠夺回来，然后再图大举。”

媚川：“我们要用智取！”

“是啊！”众人轰然附和。

海生：“好，那就这样，但我们也得要求英罗寨张武大哥那边的帮助。”海生

向竹楼里的珠民招手，示意他们聚拢在台旁：“我们和英罗寨张武大哥各带一支

人马，在广东梅岭关的驿站，乔装官兵，将宝珠夺回来。”

一个珠民欣喜地：“这计策真好！”

媚川：“行啊，就这样办。”

海生慎重地：“事不宜迟，你们依时准备好，初五日乔装出发，等会我就往



英罗寨去。”海生说着走到青年珠民阿强身边：“在我们出发时，你带几个人用船

将村里的老弱妇孺、小孩等通通护送到英罗寨，不准出任何问题。”阿强点了点

头：“海哥你放心，初四日收拾妥当便出发。”

海生跟众人及媚川匆匆分手，在分手时海生又再一次叮嘱媚川：“初五日出

发，在山口汇合。”媚川深情地微微点头：“我记住啦！”海生跳上小艇向众人挥

了挥手，便和一个珠民驾小舟向英罗港方向驾驶去了。

廉州府署的后堂正中的酸枝木的八仙桌上，摆着几盘香蕉、菠萝、杨桃等果

品。谭纪一面吃着香蕉一面歪着头，全神贯注地用他的左眼往红木榻上的竹围圈

里望。围圈里一对毛色斑烂的鹌鹑正在紧张地角斗。

谭纪丢掉手中的香蕉皮击着手掌：“好玩儿，好玩儿！”

知府在一旁看到谭纪高兴便连忙走近去，点头媚笑：“勉强供千岁消遣消遣。”

谭纪越看越乐，笑得嘴也会不拢来：“哈哈，灰黑色的斗胜了，斗胜了。”

一会，谭纪又望望一边几案上绚烂夺目的夜光珠。夜光珠用黄绢垫着，搁在

一个琉璃匣子内。红木榻下还有一个贴封上锁的中型漆花皮箱。

知府殷勤地：“这回千岁要格外小心了。”

谭纪沉吟良久：“走水路太危险了！”上一次不但瞎了右眼，还差点送掉性命。

现在他还惊魂未定呢，这一次他当然不会再走水道的了。

知府：“千岁，陆道又是走不得啊！”

谭纪一听知府这么说，惊愕起来问道：“那为什么？”

知府：“陆道近日除梅岭一线以外，多有土蛮和乱民阻梗，然而梅岭这条线

可走又不可走。”

谭纪万分惶惑地追问：“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

知府神秘而煞有介事地：“珍珠一到梅岭便飞回合浦了。”

谭纪：“真的？”



知府：“俗话说，‘梅岭不过珠’。千百年来都是这么说。”知府捧起台上一碗

茶呷了一口，又继续说：“从前洪治年间，有位姓梁的巡抚曾到这里来，从白龙

一乡民手里买得一颗大珠，他打算带进京城，献给孝宗皇帝，不料珠到梅岭，就

出了一件怪事：好好的一颗大珠蓦地从九十九层的包裹里冲出来，化成一条白龙，

连夜飞回白龙珠母海去了。那位巡抚大人还被吓得从马背上滚-来，摔断了一条

手臂呢——千岁如果走梅岭这条线，可要想一条万全之计。”

谭纪先是听得出神，至此又紧张起来：“仁兄可有什么万全之计……”

知府：“依下官看……”

谭纪用祈求的眼光巴巴地望着知府。

知府慢悠悠地：“下官愚见，要‘割股藏珠’了！”

谭纪不解其意：“怎么是‘割股藏珠’？”

知府：“就是千岁将股部割开一处，把珠藏进去，然后敷上药，包扎好来，

就可以把珠带回京了……这样万无一失。”

谭纪略带怒意：“这简直拿咱家开玩笑啦！”

知府：“除此而外，实在别无办法！”

谭纪：“当真没办法了？”

知府摇了摇头：”没有啦，为了达成皇命，千岁只好忍痛了。”

谭纪：“找一军士代替不成么？”

知府又摇了摇头：“千岁，为了保险，忍痛一时，享福无穷……将来别忘了

下官呵！”

谭纪思索片刻，咬了咬牙、心一横：“好吧！”

当天下午未时，知府传来医官为谭纪‘割股藏珠’。谭纪俯卧在花厅的坑床

上。医官解开谭纪裤子，用麻醉药擦在股部上，然后取出小刀将谭纪股部割开，

谭纪脸上露出痛苦难堪的神态，不断地喊着：“哎哟……哎唷……”



医官将谭纪股部割开后，将夜光珠塞了进去，然后将药敷上把创口包扎完毕，

向谭纪施礼：“干岁爷！伤口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谭纪没有搭腔，仍然不住地“哟……哟”的伸吟着。

知府捧着一碗参汤递给谭纪：“千岁，高丽参汤，大补气血。”

谭纪接过参汤一饮而尽：“给我熬两剂八珍汤……”。谭纪喝了参汤伤痛稍减，

知府问谭纪：“解珠在二月十五日辰时启行是么？”

谭纪揉着股部：“唔，你们得事先张罗一切！”

知府：“当然，可是——”知府指了指红木榻下的漆花皮箱，“这些杂珠呢？”

谭纪胸有成竹地：“待咱家回京后，提重兵夷平英罗寨后，再从水道押解。”

知府在一旁帮腔：“对、一定铲平英罗寨。”

英罗寨的校场上，张武、海生，同老清和尚等在整顿人马。他们与蛋屋村珠

民约定，在今天二月十三日子时出发。英罗寨义军在十三日寅时出发。英罗义军

化装成夫役走山路，蛋屋珠民化装成商队走大路。两个队伍相距不超过五里之遥，

以保持联系。

张武、海生带领大队义军在崎岖的山道上急进，当他们走到山口时，刚好是

旭日初升。

媚川和阿强带着一大群化装成商人的蛋屋珠民，挑着沙虫、大红、元肉、生

羌等趱行在大路上。老清和尚化装成游方和尚走在商贩的后头。

义军的一骑快马在两大队人马之间来回奔跑互相联系，察看情况。

二月十五日是谭纪解珠返京日子，一大清早，廉州城内，一大队官兵簇拥着

谭纪的绿呢大轿，知府、知县、兵备、指挥使、千户等骑马相随，缓缓的走出城

东门，在雷廉官道上慢慢的向长亭走去。谭纪等走到十里长亭时便歇下来，向众

人拱拱手说：“诸位请回！”

知府下马施礼：“祝千岁一路福星！”



知县等也一齐下马纷纷施礼：“千岁一路平安！”

谭纪又回了礼，登轿而去。

知府、知县等目送谭纪的绿呢轿走到望不见时才上马返回县城。

官兵簇拥着大轿，在雷廉官道上遄行，总旗杨达领着队伍走在前开头路，后

面十多辆载得满满的双轮车子、由士兵们推着前进。谭纪一行晓行夜宿，已经走

了六天，骄阳当空，军士们个个汗流如注，他们解下身上的盛水葫芦不断地饮水。

后面推车的军士走得疲惫不堪，葫芦的水早已喝干。

几个推车军士看到路边有一条山沟水流淌着，泉水清沏，他们便不顾一切放

下车子，拿着水葫芦跪到泉水边汲水。管军一见推车的军士停车汲水，便跑上前

去用皮鞭抽打汲水的军士：“不准停车！”可是又有几个推车的军士不顾一切的停

下车，跑到泉边汲水。管军一面鞭打着汲水的军士一面吼叫：“不准停！不准停

车！”。任由管军咆哮和抽打，口渴难忍的军士全部停下车来，跑到泉边喝水，拿

出葫芦只管猛汲，管军见制止不住推车的军士，便抽出腰刀：“谁停下来，我就

宰了谁。”然而口渴难忍的军士全不理会他，一个劲地喝水。

坐在大轿里的谭纪听到后面的管军和士兵吵吵嚷嚷乱哄哄的，便分咐轿夫停

轿，掀开帘子向后张望，见后面的军士纷纷停下车跑到路边汲水，顿时火冒三丈，

他喊了一声：“来人哪！”一个军官走到谭纪轿前，垂着手问道：“千岁有什么吩

咐。”

谭纪愤愤然地：“你传我的令，马上赶路，谁延误了时间，就地正法。”

军官应了一声：“是！”便挥着大刀走向汲水的军士，“不怕死的就汲吧！”推

车的军士纷纷跑回自己的手推车旁，推着车子赶上大队，一个跑在末尾的军士被

管军手起刀落，仆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杨达走上前去制止管军：“人都砍死了，谁来推车……”

管军：“这是千岁的命令……”



深夜。崇山峻岭间，万籁俱寂。大片大片的梅林，疏影摇曳，月下，可以隐

隐约约看到一块高大的碑，上面镌着：“梅岭”二字。

张武、海生带领的大队义军和扮成商人的珠民在这里汇合。他们在喝水和吃

着干粮。

张武对海生：“前面不远便是驿站，站内驿丞和驿卒共八人，你带十几兄弟

前去将他们通通缚了出来，然后来个偷梁换柱……”

海生会意地点了点头：“这回我要做个小官了。”

梅岭驿站在梅岭关内驿道旁，驿站大门屋角的灯笼，烛光微明，隐约地看到

两个执刀矛的驿卒在门口来回走动。

海生带着十几个身穿夜行衣的义军，偷偷的潜到了驿站的一旁。两个义军在

驿站大门的一个闪角蹩进来，移近驿卒。砉然一声响，两个驿卒裁倒在地上了。

海生当先摸进驿站，张武向背后挥一挥手，十几个义军悄悄跟进了驿站。他

们走到驿丞卧室外，张武从窗棂向室内张望了一下。只见卧室内灯光昏暗，驿丞

睡得正酣，鼾声大作。张武用刀轻轻地撬开了卧室的门，海生在室外警戒着，张

武走进室内，蹑至床前，用刀柄朝睡得烂熟的驿丞捅了一下。驿丞翻了个身，又

睡去了。张武一把将驿丞揪起来，用刀按住他的颈脖，这时驿丞看见明晃晃的钢

刀卡住自己的颈脖，如梦初醒，惊叫一声：“来人！”海生从旁边用布团一把将他

的咀塞住了。海生和张武将他缚了个结实，推着走出了卧室。

住在西厢房的站内人员和驿卒及杂役也一个个被义军缚了起来。这时老清和

尚、众珠民随着都来到了驿站。

义军把驿丞和站内人员都押到天井中间蹲着。

张武警告驿丞等人：“你们听着，我们借你们驿站用几天，你们一定要规规

矩矩，我们不伤你等性命，如有乱说乱动休怪我们……”张武说着用刀在驿丞面

前一晃，吓得驿丞哆嗦着向后一仰。其余的人员齐声：“不敢，不敢……”。



海生拿出一扎黑布：“现在暂时委屈各位”。众珠民七手八脚的将黑布塞住驿

站人员的咀。

张武对驿丞等：“你们通通到后山去，我们办完事放你们回来。”

众珠民将驿丞等人押到离驿站两华里远的山洞，派几个珠民守着洞口。

这时，海生便穿上驿丞服装，张武化装成执事，其余珠民扮作驿卒。一切安

排妥当后。张武便安排人员造饭，此时，天边现出了鱼肚样的白色。

夕阳西下。解珠的官兵队伍浩浩荡荡的朝梅岭而来。绿呢大轿里，谭纪一边

吃着干粮一边喝着水。后面推着手车的军士已是疲惫不堪，他们吵嚷着口渴和肚

饿。有两个推车的军士晕倒在路边。推车的军士停了下来对管军大声叫嚷：“大

人，又有两个晕倒了！”

管军：“是吗！”他急步跑到谭纪轿旁：“千岁，又有两个晕倒！”

谭纪在轿子里：“晕倒的推下山沟，另派军士接替！”管军有了千岁的命令便

命军士：“将晕倒的推下山沟！”

杨达制止他：“慢，我来救活他们……”杨达命军士取来清水，将晕倒的军

士从头顶泼去，又将水灌进他俩嘴中，晕倒的军士渐渐苏醒了过来感激地：”多

谢大哥救命之恩。”管军走上去用皮鞭抽打这两个被救活过来的军士：“装蒜，老

子一刀捅了你。”推车军士挣扎站起来，推起车又继续赶路。

一骑快马如飞地奔向梅岭驿。快马在驿站门口勒住。翻身下马，向驿卒喝道：

“快报驿丞、钦差大人驾到！”驿卒慌忙转身走进大厅：“大哥，那阉官到啦！”

海生：“你忘记啦，要称我大人，记住！”

义军化装的驿卒：“记住啦！”

海生扮装的驿丞、张武扮装的执事，一齐走出驿门向谭纪施礼。

“有失远迎，乞千岁恕罪！”

谭纪：“唔！”



驿丞：“请千岁进站安歇。”

谭纪随驿丞、执事进入站内。

站内大厅陈设简朴，厅两旁各放两张太师椅，靠墙处为坑床，中间安放一张

八仙桌。

张武：“大人一路辛苦，暂且西厢安歇，下官正在准备酒席为大人洗尘。”

张武安置谭纪住驿丞卧室，众官兵则在西厢安歇。

谭纪走到卧室前转过身对总旗：“加强警戒不可疏虞。”

杨达：“下官知道！”

驿站厨房内珠民扮装的厨师们正在杀鸡杀鸭，宰猪烧火煮饭的在忙乱一片。

十多天来众兄弟一路忍饥挨饿辛苦至极，今天也应饱餐一顿了。在厨房的一个墙

角处，杨达一把拉着海生的手激动地：“海生兄弟！你不认得我了么？”

海生紧握杨达的手：“认得，认得……”

杨达：“上次不是老弟周济，我妈的病就治不了啦！”

海生：“不要见外，大家都是穷苦人嘛……”

杨达：“你嫂子那天送阿川回家见到了伯母，我是等有机会报答老弟的。”

海生对杨达：“老弟你跟我来！”杨达随海生走进了东厢的一个房间，里面张

武在与阿强谈话，当海生和杨达走进来时便问：“总旗大人，今晚与你一醉方休。”

海生见张武有疑惑便向杨达介绍：“这位是英罗的张武大哥……”又指着杨

达向张武介绍：“这位是我常说的邻村的杨达大哥，现在是廉州府的总旗……”

张武握住杨达双手：“呵！自己人。”张武压低声音：“这次请总旗多多配合

了。

杨达：“大哥放心，我早就不想干这差事了，回家打渔，在府衙里活受罪。

一路上死了我七八个兄弟，我怎么向死者父母交待？”

海生安慰杨达：“不要难过，我们叫这狗阉官吃不了兜着走。”



张武放低声音对杨达：“兄弟在午夜时撤掉大门的两个门岗，换上我们的人，

今晚你不要喝酒，酒里我们都下了蒙汗药……”

杨达：“尊大哥吩咐！”

驿站内的大厅，灯烛辉煌。

驿丞、执事陪谭纪等人宴饮。酒过数巡，谭纪已饮得酩酊大醉。

驿丞：“恭祝千岁回京之后，封高官，晋显爵！”

谭纪得意忘形：“哈哈！高官显爵也是咱家忍痛换来的呵！”

驿丞：”千岁爷怎样忍痛来？”

谭纪歪着头：“‘梅岭不过珠’，多亏咱家割股以藏……”

驿丞：“哦！真是献身为国啦……”

此时，管军扯了扯谭纪的衣角，使他把话头咽回去了。

执事向驿丞丢了一个眼色。驿丞会意地点了点头。

管军：“千岁醉了！”

谭纪：“没有醉……啊，没有……”口涎滴流着又说：“驿丞这儿有姑娘吗？”

驿丞：“有……有啊。这儿山下酒家有个姑娘也还娇艳……”

谭纪乜斜着左眼：“那倒使得！”

驿丞：“千岁爷既然喜欢，下官使人叫她来。”

谭纪：“好啊，快给咱家叫来，快……”话没说完，谭纪已醉倒下去，象堆

烂泥了。

媚川化装的酒家姑娘，被海生扮装的驿丞推搡着走进卧室。卧室内烛光通明，

光影摇曳。谭纪醉卧在床，呼呼地睡去了。

酒家姑娘背着身对烛而坐。少顷姑娘悄悄地坐到谭纪身边，用手把他推了几

下：“大人……大人……”



谭纪迷迷糊糊地转过身来：“我的美人儿……来……”

姑娘：“大人还饮吗？”

姑娘站起来，用盏斟了酒，然后机敏地从身上掏出一包蒙汗药，倾进盏内，

然后捧着酒，凑近谭纪：“大人，我给你斟酒来了。”

谭纪：“怎么不饮！你斟给我的，我一定饮！”

这时，管军突然走进卧室，挡住了姑娘的酒：千岁，你不能再饮了……”

谭纪一把推开管军：“滚开，滚开！”管军无可奈何退了出去。

谭纪拉住姑娘的手，陶醉地：“你捧给我饮吧！”

姑娘搀他坐起来，递盏儿给他，他眼皮也不张开，就一饮而尽了。

谭纪喝下了这杯蒙汗药酒，慢慢地软了下来，瘫痪在床上了。

室外传来四鼓声，姑娘走近窗口，向外一望，室外持刀荷枪的士兵巡逻往来，

岗哨四布，戒备森严。

总旗杨达走过来向巡逻及守岗放哨的士兵们挥一挥手说：“你们听着，大家

奔走多日，太劳累了，今晚内外防卫，暂由驿内弟兄接替，你们到后院吃些酒饭

睡觉去吧！”

士兵们一听总旗说后院有酒饭，个个欢呼雀跃，都奔到后院饮酒去了。

这时，管军又走过来喝住士兵：“岗哨不能撤，吃饭饮酒的可以轮流替换……”

执事率十几个驿卒布列在谭纪卧室的周围。

驿丞走到管军跟前：“管军大人，去饮一杯，这儿有我的人马守岗，你尽可

放心。”

杨达又在一旁拍着他的肩膀：“去饮一杯舒舒筋骨！”说着杨达挟着管军的手

臂：“去，给驿丞大人个脸。”就在管军迟疑中，驿丞偷偷取出竹叶刀，一刀插进

管军胁下，他“唷”的一声，便倒在地上，两个驿卒迅速抬着管军尸体走出驿站，

抛进了山沟。



驿丞轻轻地走向谭纪卧室的窗口，用刀朝里面晃了晃，寒光闪闪。

接着，室内传出“笃笃”的两声。海生迅速走进卧室，在身上掏出小刀、钳

子，轻轻解开谭纪的衣裤，并解开他屁股上的创口，取出了夜光珠，换入了一颗

毫无光泽的死珠，随后又用药敷上，包扎妥创口，然后给他把衣裤穿好过来。海

生用丝布包好了夜光珠藏在怀里，又迅速走出谭纪卧室。

杨达招呼执事走到一个拐角，递给他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

“兵员外调，廉州府城空虚，宜速袭取。”

执事微露喜色，藏好纸片说：“明天起行，一路小心。”

杨达：“请多保重！”

晨光微明，驿丞、执事等拜送谭纪上道。

驿丞向谭纪拱手：“千岁一路平安！”

执事拱手：“怠慢之处，请千岁恕罪！”

谭纪满面春风，顾盼自得：“有劳各位了！”

谭纪一行浩浩荡荡的向北进发。

张武、海生及众珠民等到谭纪一行走后约一个时辰，便将驿站人员放走，将

驿站化为一炬，顿时驿站吐起腾腾的火舌。张武、海生领着众珠民向梅岭关下走

去，他们回头朝驿站望了一望，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